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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透明片在莫特（!"##）家呆了一个晚上!

阎$ 守$ 胜
（北京大学物理学院$ 北京$ %&&’(%）

!$ )&&* + &) + )) 收到

$ $ 在批阅稿件读到吴自勤为纪念莫特（!"##）诞辰
%&& 周年所写的文章时，想起一件往事,
那是在 %--& 年 ’ 月中旬，我到英国参加第 %-

届国际低温物理会议，会前还参加了在剑桥召开的

有关高温超导电性方面的卫星会议, 大概是会议第
二天的晚上，莫特做演讲，讲述他有关高温超导电性

机制的理论,当时仍处在高温超导电性研究的初期，
理论模型很多，由于莫特在凝聚态物理方面做过很

多重要的贡献，有很强的物理直觉，大家当然想听听

他的想法；另外也很想近距离的领略一下大师的风

采，因此，能坐 .&& 人左右的会场座无虚席, 我知道
莫特当时已 ’* 岁高龄，特别惊讶于他仍然有如此旺
盛的科学活力，特意早到了一些，坐在前面, 在演讲
会结束后，忍不住上前，和他交谈，向他表示了我们

这一代中国物理学家对他的敬仰, 可能是谈得有点
激动了，离开会场后才发现忘记了拿自己的会议文

件包，返回会场后则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,我告诉会
议主席，剑桥超导中心的主任梁文耀教授，他安慰

我，说不要着急，也许是有人拿错了,
第二天上午仍然是大会报告，莫特按时来到会

场,我看见他打开他随身的文件箱，拿出一个文件
包，走向会议主席，我眼睛一亮，那一定是我的,莫特
告诉我，昨晚他误把我的文件包放到他的箱子里了，

对不起,不过他有机会看了我做报告用的透明片，觉
得我们对热电势的测量结果和解释很有意思, 由于
会议马上要开始，没有能再多谈, 尽管这样，我的文
件包和透明片传奇性的在莫特家过了一夜，加之，莫

特对我们工作好的评价，都让我感到很高兴,
剑桥的卫星会结束后，我们就转移到英国南部

海滨小城 /0123#"4 参加国际低温物理会议, 剑桥的
经历让我对莫特的科学生涯产生了兴趣，在会议的

书展上看到莫特写的自传《5 6178 14 9:184:8》，即吴
自勤文中提到的《科学一生》，尽管书的标价大约相

当于我当时月工资的 (&;，我还是买了下来, 回国
后，过了一段时间我给莫特写了一封信，%--% 年初
收到了他的回信，大意是谢谢我的来信，如果我向他

要一本他的自传，他可以用“作者的特权”让我得到

图 %$ 看到的莫特和 %-’* 年照片（取自《科学一生》）上一样

一本,我在信中讲到有可能翻译其中一部分，问他能
否为中国的读者写几句话,他回答说肯定可以，何时
要告诉他,另外，我还问了他一些有关高温超导体热
电势方面的问题, 他信中说：关于高温超导电性，将
另外寄一些抽印本来,新的数据如此快的产生，让他
不断地改变他的想法, 不过他仍然认为电流是由自
旋极化子承载,对于热电势可用 <81=8>公式,
本来我想翻译莫特自传中他得诺贝尔奖的工作

《非晶态半导体》一章在《物理》杂志上发表，后来一

方面因为当时研究和教学工作太忙，另一方面也有

点觉得，也许对《物理》杂志，当时更合适的是刊登

有关这方面物理的文章，翻译工作就拖了下来, %--?
年 ’ 月，看到莫特逝世的消息，觉得延误了一件应该
早做的事情，非常自责,
读了吴自勤的文章，我又从书架上取出莫特的

书来翻阅,觉得有很多地方确实体现出一位大师的
风范，对于做人和做学问都很有启发,我想借此机会
翻译几段作为本文的结束，也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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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$! 莫特 (’’( 年初给本文作者的信

宁(）)

(）所有译文译自 *+,, - .) / 0123 14 5613463) 0+4734：89:;+<=.<9461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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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大家常谈论到诺贝尔奖，莫特在他的书中

有关 (’AA 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一章中，认为自己并没
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：

“当然我知道对于了解非晶态导体，我引进了一

些新的基本概念，但很多并不被每个人所接受，而且

其中之一，‘最小金属电导率’事实上证明是错的)在
(’A&年以前，我几乎没有想过诺贝尔奖的事)”
在这一章的结尾，对于获奖之后，他写道：

“诺贝尔奖带来些什么变化呢？对于已退休的

我，几乎没有，我并不想因此而放弃物理研究) 希望
能添加我的签名的情形确实大大的增加了，通常我

都拒绝，因为我不认为获奖应该被用来增加那些事

情的分量)在科学圈子以外，人们通常对这一奖项并
不太明白，我不止一次发现人们认为这只是和平奖)
也许最让人高兴的是这令朋友和同事们感到非

常满意)非晶态半导体是一个新的领域，我的获奖让
他们，也许特别是 5,94 BC>D14>E:，感到这一领域受
到了重视)在我后来到底特律访问他的公司 F43<G:
H+4C3<>1+4 I3C163>时，他特地为我举办了有 $%% 位
底特律工业界和其他人士参加的午餐会)
最后，尽管我的有些朋友认为我运气不够好，没

有能更早的得到诺贝尔奖)我自己明白，获奖是多么
幸运的事)对于卢瑟福、爱因斯坦、玻尔这些巨匠，获
奖是当然的事，但我不认为我属于这一类)我相信存

在着一个或一组竞争者，诺贝尔奖委员会只是在宣

布的当天最终决定给我们的) 我也认为有几位同事
至少应该像我一样值得获奖)”
在《回首往事》一章，在吴自勤译出的文字后的

一些段落，也很值得一读)
“我在非晶态半导体方面的工作开始于 (’@% 年
代后期，在复杂的数学尚未用于这一领域的时候，是

一件幸事)我最先进入这一领域)从科学的观点，这像
(’""—(’"’年的再现；每一件事都只用简单的数学和
简单的物理模型来解释)从 (’A% 年代以后，这个领域
成为时尚；理论变得困难，实验也变得花费昂贵了)
研究生涯中最大的快乐是使他人走上成功的道

路)对这一点他们中一些人的感觉可以从他们写的
祝贺信中看出)交换想法，不论是政治、宗教或物理
方面的，总是令人愉快的，物理学家在这方面常常是

更突出一些)此外，让人感到满足的是构造出预言了
新现象的理论，然后发现被某人的实验所证实)和同
事的争论、或有不同意见常常也是高兴的，但有时也

会让人不舒服)任何科学家，包括我在内，会很迷恋
于自己的思想成功，从而不喜欢批评)我记得在某次
会议上有一篇文章，文中一个主题是（在某一领域

内）‘莫特总是错的’)我不喜欢这篇文章，但同意我
不总是对的，事实上文中批评的我的想法之一确实

是错的)
在这本书中我谈到我是如何选择研究课题的)

基本上是看看同事们在做什么实验，我该帮什么忙，

以及我是否有能力这样做) 如果我找到一个问题和
合作者，并感到我们可以在一起做点什么，我们就开

始)合作者可以是任何国家的)
我对我的一生并没有都在剑桥度过而感到高

兴，在二战期间脱离纯物理研究，和在学校教育问

题，以及在出版公司的经验都让我感到高兴) 当然，
我最主要的工作是负责 H9C3471>D实验室⋯⋯
作为一个部门的领导，我认为主要的工作是支

持有才干的人，不要
++
对每个研究组都一样) 现在看

来，我觉得源于我的能力或运气，我的选择是正确

的)我想，在 (’A( 年我交给我继任人的是一个非常
好的、健康的实验室⋯⋯在我 (’A( 年退休时，突然
感到实验室已经远好于国内的任何其他实验室)”
译出的短短的这几段文字，也许可以作为本文

转载的莫特照片的注释：这是一位献身于科学，值得

纪念的，善良、睿智而平和的长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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